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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国与欧洲间的交往元代中国与欧洲间的交往
□冯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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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中国与西方的互通音问在一
个多世纪内保持了长久的连续与稳
定，西去的修途有相连不断的驿站作
为沟通，人来人往相当方便，欧洲来客
比往代多。两汉至两宋的千余年间，
罗马帝国与中国的通使屡断屡续，远
不如元代正常。当局设置了完备的驿
站，人们从广州至巴格达(今伊拉克首
都)，从山海关至布达佩斯(今匈牙利
首都)，借助驿站，可畅通无阻。《元史·
兵志》之“站赤”条有云:“四方往来之
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
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它既
可“通达边情”又可“布宣号令”，元朝
之盛极一时，大有赖于此驿站交通。
西域来人中有不少是“黄须碧眼，服二
色窄衣”的欧种。他们“由塔那(顿河
河口)至契丹(代指中国)，全途皆平安
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以是，欧
来者逐年增数。

1253年(宋理宗宝祐元年)法王路
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听说蒙
古人中有少量基督徒，这引发了他继
续探索东方的兴趣。他派出了卢白鲁
克为首的使团，他们于是年5月7日入
黑海，9月16日拜别了钦察汗拔都，年
终抵和林南的大汗之冬季行宫(在今
蒙古翁金河畔)觐见蒙哥。开春随蒙
哥大汗到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
东岸之哈尔和林)，至8月西还。卢氏
其人多才多识，聪慧超群，所著《纪行
书》一部，叙述中土情事较之卡氏的
《蒙古史》更为详尽。

东西间的往来也使得中国人明
白了西方的轮廓。蒙古宪宗九年
(1259)蒙哥大汗差彰德府(今河南安
阳)课税使常德西觐伊儿汗旭烈兀。
波斯人称欧洲为富浪或拂朗，后来刘
郁的《西使记》内据其见闻记有富浪
某些国家的概况。

1260年欧洲“水上城市”威尼斯
人尼哥罗·波罗偕其弟马飞行商抵黑
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稍事停留，再
北上参拜伏尔加河边的伯忽王，复转
布哈拉而达忽必烈的朝廷。大汗见其
远来，十分高兴，热情款待。在其返欧
日，特命兄弟俩以皇家使节身份通聘
罗马教廷，请教廷精选百名教士来华
讲解基督教律，传授“七艺”(全称“七
种自由艺术”)，内容为文法、修辞、辩
证法〔中古逻辑之名〕、算术、几何、音
乐、天文)。另派一元臣与俱，由于元
臣得病，未能结伴同行。1269年兄弟
俩至阿克拉(今巴勒斯坦)，时老教皇
故世，新教皇尚未选出，他们便呈报教
廷驻埃及代表蒂博，表达了蒙古大汗
委他们通聘教皇的意图。蒂博闻知大
喜，他深为基督教能传往东方大国而
弥感欣慰。1271年尼哥罗携其十五
岁的儿子马可一道东行，父、叔、侄三
人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进抵上
都开平府朝见大汗。

元代商业，西域人“居其津要，专
其膏腴”者甚夥，这当中也不乏欧籍。
大都有善于营商的意大利卢卡隆戈的
彼得，他曾力佐教廷派来的总主教孟
特戈维诺购置地基，以建教堂。营商
若无赢利，他断不会出此巨资以相

助。泉州的天主教堂内有供欧商存货
的栈房。而意大利佛罗伦萨巴尔底公
司经理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即系为
经商中土之欧人所作。此书写明了入
华的水陆路线、行路日程、途中所需诸
物、应带的食品、雇佣工资与货运价、
银钞兑换比率、购买丝绸相抵之款，其
所应载者一一载入，真能起到“指南”
的作用。设无众多旅华从事贩卖的欧
商，则裴氏自无写此书的必要。

中国人之西游，常德仅及波斯。
而远抵欧洲的乃是元初的中国景教徒
畏吾儿(维吾尔)族的大都人拉班把扫
马与山西霍山的畏吾儿人麻可思。至
元十五年(1278)，二人决意自驿道赴
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在伊
儿汗国，麻氏受重用为驻节巴格达的
基督教大总管，拉氏通晓欧语，受命出
使欧洲。这时伊儿汗阿鲁浑想夺回为
埃及占领的巴勒斯坦与叙利亚，愿与
欧洲诸国结盟，共抗埃及，故有遣拉氏
访欧之举。拉氏于1287年出发，入拜
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最大
城市伊斯坦布尔)朝谒东罗马皇帝安
特罗尼库斯二世。在罗马，他和红衣
主教吉罗姆讨论基督教义。进巴黎，
法王腓力四世接待殷勤。到加斯科
尼，他礼拜了英王爱德华一世。1285
年他再抵罗马。拉氏将中国的基督徒
诸状汇报给欧洲诸王，表示了中西友
好合作之诚意。欧洲诸王大受鼓舞，
纷纷选教士入元，东西方的关系逐渐
得到加强。拉班把扫马是历史上最早
出访欧洲的中国人。中西通问的进一
步深化，他是有促成之功的。

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选中意
大利人、方济各会教士约翰·孟特戈维
诺(1247-1328)至大都报聘。

孟特戈维诺卒后，教廷令法国巴
黎大学教授尼古拉继任其位。尼氏履
任，随行者有教士二十名，平民六名。
他们在察合台蒙受国王之优礼。后则
不知去向。《明史·拂菻传》谓元末该国
人捏古伦从商中土，元亡欲西归不
得。洪武四年(1371)八月，明太祖召
见，以其致拂菻王书一通约他献给国
君，并资送他回国。德国学者夏德等
皆云此捏古伦即尼古拉，尼氏于元亡
前国事扰攘之际未就任总主教一职。

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使欧人安
德鲁阿速人脱海等十六名持谕旨西进意
大利的阿维尼翁，请教皇重派一德行高
尚的总主教以补孟氏之缺。教皇本笃十
二世命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等五十人
组成使团于1342年自陆路抵大都。他
们呈上书信、献上礼品，礼品之最博顺帝
欢心者系一骏马。《元史·顺帝本纪》云

“至正二年秋七月，佛郎国贡异马，长一
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
蹄皆白。”群呼为天马。顺帝召群臣著
文、赋诗、绘形以示庆贺。画家周朗绘以
为图。当年的热闹景象，可以想见。

元代中国与欧洲之通好促进了双
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的火药、印刷
术就是在这段历史时期正式传往欧洲
的。明代初中叶，中西往来一度中断，
直至其后期方又掀起一次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高潮。

由中国主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本刊特选取相关稿件，以飨读者。 ——编者

盐城市中心有条板桥巷，全长约
三华里。建军中路南边的称南板桥
巷或板桥南巷。建军中路北边的称
北板桥巷或板桥北巷。昔日的板桥
巷，竖排铺设的青砖地面，历经风雨
侵蚀，磨得锃亮，略显高低不平，仅有
七八尺宽，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川
流不息，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
象，这里留下了许多老盐城的印记。

犹记当年迎宾楼，位于板桥北
巷中段，原址为集仙堂街十字街口
北首，向北 100 米是清真寺，向南
200米是建军路，紧靠剧场路、解放
北路、浠沧巷、集仙巷等主要街道，
交通十分方便。周边有百货公司、
银行、邮局、电影院、剧场、文化宫、
盐城县中学（后改名）、盐城市第一
小学（已搬迁）、盐城县人民医院
（现已改名），处于名副其实的市中
心最繁华的地段。

迎宾楼坐西朝东，为民国时期
钱谷人所建，是盐城一座既有民国
时期传统风格、又有西方建筑特色
的老建筑。该楼为两层，砖木结构，
廊柱支撑，坚实牢固。墙体为青砖
砌就，屋顶双坡屋面，铺小青瓦，整
齐垒迭，美观大方。朱漆门窗，房间
顶部为石膏天花板。门窗是罗马
式、哥特式，大门内为水泥地面，做
成方形格状图案。这是二十世纪二
三十年代，西风东渐的建筑特色，均
为西洋风格，在当时盐城街上很少
见。内设木楼梯，上下通行方便。
建筑平面呈锁壳形，楼有三面，东边
是大门楼，大门楼两旁的院墙，与南
北楼相连接，围合成院落。山墙到
顶呈半圆形，不同于徽派建筑马头
墙，外墙不用水泥石灰，而是嵌上碎
石子、水磨石。天井内外墙有落水
漏斗，可及时排泄雨水。在民国时
期，迎宾楼可称得上是盐城独领风
骚的高档建筑。

这座钱谷人投入巨资在盐城
建起的别具一格的小楼，取名为

“迎宾楼”。顾名思义，是接待贵宾
的住处，也叫迎宾旅社。确实是这
样，迎宾楼当年是盐城县城内最高
贵的旅社，处在县城中心，办事方
便。加之客房干净整洁，窗明几
净，给人以一种舒适感、温馨感。
一般有身份的商界人士来盐城洽
谈生意，或官方接待上级来人，大
多住在这里。那时，盐城以水路运
输为主，过往的旅客都是从登瀛码
头上下，这里是盐城最古老的码
头，南来北往的船家都在这里集

散。向南有开往兴化、邵伯、高港、
东台等处的班船，向北有开往阜
宁、益林、淮阴等处的班船。这些
班船大部分在每天傍晚到达盐城，
第二天一早开出。每天傍晚，迎宾
楼（旅社）的小伙计，提着灯笼，沿
着浠沧巷往西，直奔登瀛码头接
客，灯笼上贴着的通红的“迎宾楼”
字样十分醒目。每当一艘客船靠
岸后，小伙计就把灯笼高高举过头
顶，大声招呼道：“住迎宾旅社的，
请跟我来！”“住迎宾旅社的，请跟
我来！”……那些曾经住过迎宾旅
社的客人，立即走拢来，没有住过
的往往也跟着来了。小伙计主动
迎上前去，接过客人手里拎着的东
西，要是有大件物品，小伙计还会
喊来帮工担挑肩扛，帮助送到旅
社。接到三四位客人后，立即送回
旅社。他接着再来到码头，接第二
拨客人。就这样，每天傍晚，小伙
计往返码头和旅社之间四五趟，接
上一二十个客人。住店的客人离
开盐城时，若有货物需要送到码头
上，他们还会安排帮工及时送去。
由于迎宾楼的住宿条件好，服务周
到，天天客满，声誉远扬，在当年的
县城旅社行业中独树一帜。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来到了
盐城，迎宾楼地处城中心，工作方
便，小房间多，又是独门独院，便于
做好安保工作。所以，迎宾楼成了
新四军首选的办公场所，有不少新
四军领导人曾在这里活动过 。
1941年4月1日，宣布成立的江淮
银行，就设在中山路上的胡泰当铺
老板贾芝山的私人住宅里（今剧场
路15号），沿浠沧巷向东只有200
多米就是迎宾楼，银行里的有些活
动也免不了要到迎宾楼进行，有时
人们还在这里住宿。曾有老年人回
忆道，他们见过穿着新四军制服的
军人进进出出、见过端着枪的战士
在院墙门外站岗、见过院墙上架设
的电话线、见过墙头所贴的宣传标
语……所有这一切都是迎宾楼留下
的红色印记。

二十一世纪初，浠沧巷地段进
行旧城改造，在推土机的一阵轰鸣
声中，这座曾盛极一时的两层楼房
轰然倒下，成了一堆瓦砾。迎宾楼
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斗转星
移，对于它过往的岁月，民国时期
别具一格建筑的代表、新四军留下
的红色印记……只能永远定格在
文字和记忆中。

□凌琪 任崇海

犹记当年迎宾楼

每天傍晚，迎宾楼（旅社）的小伙计，提着灯笼，沿着浠沧
巷往西，直奔登瀛码头接客，灯笼上贴着的通红的“迎宾楼”字
样十分醒目。每当一艘客船靠岸后，小伙计就把灯笼高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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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请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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